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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出生后意外毁容，自卑伴随其23载

坚坚强强““无无鼻鼻女女””渴渴望望美美丽丽新新生生

破败的院落，欲坠的房
屋，乱窜的老鼠. . . . . . 23年来，
朱三妮的家，环境几乎未改
变，改变的只有父母离异，
姐姐出嫁，亲人相继离家。
比之更触动人心的是，23年
前，出生没几天的朱三妮，
由于无人照顾，不幸被老鼠
噬去鼻子、上唇。如今，正值
青春的朱三妮，坚强地生存
着。作为一个女孩，她渴望
美丽，渴望有一天能获得美
丽新生。

17日中午，到了饭点，三
妮到院子外的机井中打回一
桶水，给小土锅生上火，开始
做饭。三妮和了半碗白面，等
水沸腾时，倒入锅中，凑着白
面下锅的功夫，她又去外面田
里，摘了几片白菜叶，洗净后
混合着盐巴放入锅中。“过年
时也很少吃肉，挣得工资刚够
吃饭，哪有钱买肉。”日子虽清
苦，但三妮没有退缩，她想着
生活总有一天会改变。

目前，三妮在镇上一家
服装厂工作，能拿300到500

元的工资，厂里管一顿饭。在
厂里，没人和三妮交流，她也
不愿和别人交流，只是默默
地工作，静静地听别人聊天。
回到家中，她便立即将门反
锁，也不和邻里交流。

“妹妹也爱美，只是别人
不知道。”朱二妮说，三妮喜
欢扎马尾辫，而且是高高翘
起的那种。在三妮床头的墙
上，挂着一个小镜子，无人
时，三妮会静静地站在镜子
前，审视自己。“我以前带过
口罩。”三妮说，她曾想用口
罩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因
没鼻梁，口罩会贴在鼻孔上，

让她呼吸困难。
几天前，三妮的生活经

媒体报道后，青岛博士医学
院美容医院，主动联系三妮，
并接她到青岛做了身体全面
检查，全院还为她募捐了善
款，16日下午，刚把她送回家
中。美容院医务科主任吴云
华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他们
将给三妮免费做整容手术，

“要植皮、加骨及修复嘴唇。
皮肤和软骨，都从三妮自己
身上得来，整个过程大约需
要两年时间。”

“手术时间耗时两年，期
间三妮不能劳动，即使医院
免费给整形，但不能简单吃
饭，来回的路费也让人家医
院出吧。”三妮和她姐姐对免
费做整形手术很感激，但姐
妹俩又有了新的顾虑，以他
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无
力承担其他额外支出。

村里同龄的女孩早已出
嫁，三妮希望看好面部“缺
陷”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她渴望着新生活的到来。如
您想伸出援手，帮助朱三妮，
可拨打2110110本报热线电
话联系我们。

17日，一辆辆列车从曲阜市
石门山镇朱家洼村村旁呼啸而
过，隆隆轰鸣声一次又一次划破
村庄上空宁静的天空。朱三妮的
家，在村子的西北角，离铁路很
近，经常反锁的大门，似乎能把火
车的低吼拒之门外。

三妮家院子正中央，有一棵
枣树，粗糙皲裂的树干，毫无绿
意、盲目蔓延的树枝，好似枯死了
一般。“没死，今年还结过枣。”三
妮折下一节树枝，断口的嫩绿，说
明它只是暂时的冬眠，相信开春
以后，它将枝繁叶茂。

院子被残破的院墙包围着，
里面破乱不堪，瓶瓶罐罐、残砖断
瓦随处可见，角落里还不时蹿出
几只探头探脑的老鼠。院子北侧
是一个破旧的瓦房，里面除了一
张床、几件简单家具及一些杂物，
再没其他东西，有的也许就是几
只悉悉索索的老鼠。

瓦房是后来新建的，之前是
一个土屋。23年前，村里接生婆看
着三妮出生。三妮的父亲患有精
神疾病，经常离家出走。三妮出生
几天后，由于父亲不在家，患有脑
膜炎的母亲没得吃饿坏了，便把

三妮放在床上，外出找吃的，这一
去就是三天。

父母离家，俩姐姐不在，把三
妮独自留在了家中。可能因为三
妮的挣扎加之床垫的腐朽，三妮
漏到了床底下。等有人发现三妮
时，她以是血流满面，鼻子、上唇，
不幸被老鼠咬去。当时，村里邻居
建议将三妮送到医院治疗，由于
无力承担昂贵的医药费，三妮的
父母用清水给她清洗了伤口。“妹
妹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谈及
此事，三妮的姐姐朱二妮有些动
容。

由于三妮样貌“奇怪”，村里
同龄孩子都不愿与她玩耍，就这
样，她在孤独中慢慢长大。没有朋
友，至少还有亲人，但一场大雨
后，亲人也相继离她而去。大姐出
嫁后，三妮八九岁时，一场大雨将
土屋淋垮，父亲离家出走，母亲带
着她和二姐三口人，顶着塑料布
在院子里一连住了多天。

父亲不在，母亲带着两个孩
子以捡破烂乞讨为生。姥姥那边
实在看不下去，便让母亲离婚改
嫁到了其他村庄。改嫁后，只剩下
姐妹二人。就这样，村里亲戚朋友

帮三妮建了新瓦房，从此三妮的
二姐带着她开始生活。当时，三妮
还不满10岁。

“爸爸也回来过，待不几天又
走了。”为了生存，长三妮四岁的二
姐，带着三妮到青岛一工厂打工。
由于没钱租赁房屋，三妮便跟姐姐
住在工厂宿舍里，但舍友嫌弃三妮
长相，无奈之下，姐妹俩又回到了
农村老家，以捡破烂、种田为生。

三妮10岁那年，用捡破烂赚
的50元钱，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
视。“这是我的宝贝疙瘩。”一台电
视机，曾为三妮孤独的生活，增添

了许多光彩。现在，电视机早已不
能用，但三妮没有扔掉它，而是用
一块布将它罩住，放在桌子上。也
许，三妮把电视机当成了忠实的
朋友，没有嘲笑，没有避讳。

她18岁那年，二姐出嫁，家中
只剩下了她和偶尔回家的父亲。
唯一对她不离不弃的二姐出嫁
后，三妮一度陷入孤独和绝望，甚
至有过轻生念头。幸好，二姐所嫁
村庄不算太远，时常回来照顾她。

“我给姐姐要了她家的全家福照
片，害怕时就看看。”慢慢地，三妮
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

顽强女孩独自过生活

幼时被老鼠咬掉鼻子
期待整容渴望新生活

三妮的午饭就是半碗白面和几片白菜叶。张林 摄

本报记者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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